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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期：周末人物新起点

9月29日晚，备受社会瞩目的第九届茅盾文
学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五
位得主中，王蒙、李佩甫两位，我们的“周末
人物”专栏曾分别以一个整版的篇幅报道过，
巧合的是，我们关注的恰恰是他们的获奖新作
《这边风景》和《生命册》。

去年5月22日、23日，王蒙做客大众报业集
团，报社领导安排我采访他，当时《这边风
景》正在热卖，写的是新疆少数民族生活。当
时新疆出现了两起爆炸事件。我跟编辑郭爱凤
商量，专访就围绕王蒙与新疆展开，主题是民
族团结。

我曾两次采访王蒙先生，一谈到新疆，王
蒙就兴奋不已。王蒙是个很好的采访对象，他
只要开了头，就刹不住，真是妙语连珠，轻
松、随意、幽默、风趣，还很时尚。

陪王蒙先生吃饭，不知谁说了句王蒙的字
有特点，王蒙先生笑着说：“表扬的话我爱
听。每人给写一幅”。我以为他是顺嘴一说。
没想到，次日一早，给我的字写好了，俩字：
“无涯”。我写的王蒙专访是《王蒙：那里的
老乡很尊崇文化》（载2014年6月6日本报“周末
人物”版。）

跟李佩甫先生接触，是2011年11月下旬，在

北京的中国作协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代表都吃
自助餐，有一天早晨，我正埋头吃呢，一抬
头，看到胸佩代表证的李佩甫先生坐到了我身
边。我就跟他边吃边聊，我谈他的《红蚂蚱、
绿蚂蚱》《羊的门》，甚至还谈到了他的电视
剧《颍河故事》，连续三天，我都有意识地接
触李先生，并提出了想采访他的愿望。他笑笑
说，等我有了新作品再采访吧。李先生真是个
守口如瓶的人，其实，我们一起开会的时候，
《人民文学》就已经准备推出他的长篇小说
《生命册》了。但李先生就是没说。

长篇小说《生命册》是李佩甫继《羊的

门》、《城的灯》之后“平原三部曲”的收官
之作。小说是他用50年时间积淀,追溯城市和乡
村时代变迁的“心灵史”。我仔细看完后，很
激动，当即打电话祝贺，李先生也愉快地接受
了我的专访。我写出了专访《李佩甫:“平原声
音”的种植者》和印象记《“俗心佛胆”李佩
甫》（载2012年4月20日本报“周末人物”专
栏）。

茅奖揭晓，我用短信祝贺李佩甫先生。没
想到李先生马上就回复了，他当时正在住院。

盼望李先生早日康复，写出更好的作品。

“周末人物”里有两位茅奖得主
2001年7月13日22：10，当国际奥委会

主席萨马兰奇庄严宣布2008年奥运会主办
城市的最后归属是“北京”时，整个中国
变成了一片欢腾的海洋。而此时此刻，心
情最为激动、感慨最为强烈的当是“申奥
功臣”何振梁。

这年8月25日，《大众日报》第9版的
“周末人物”整版推出了我在第一时间采
写的《何振梁：五环与五星在心底交
映》。整个版面大气，让人眼前一亮。更
让我始料不及的是，紧接着人民日报社的
《大地》、《辽宁日报》进行了转载。从
此，我另眼相看“周末人物”。|

欣闻《大众日报》“周末人物”出版
1000期，我没有把自己当作栏目的局外
人，而是以栏目的铁杆作者与读者而高
兴。

掐指算来，“周末人物”创刊20年
来 ,我结缘15年，我和夫人吴志菲在该版
发表人物专访稿共73篇。其中有著名科学
家、焦点学者、当红作家、抢眼政要等，
不乏臧克家、侯仁之、李肇星、车延高、
时延春等山东籍人士，也不乏舒乙、张火
丁等与山东有过渊源的著名新闻人物。

时延春，山东章丘人，著名中东问题
专家。2006年12月30日，伊拉克前总统萨
达姆·侯赛因被处以绞刑。一时间，世界
哗然。有关萨达姆的新闻被炒得沸沸扬
扬，不断发酵，编辑郭爱凤向我们约稿。
不久，“周末人物”专栏推出《时延春：
来自山东的中国大使》，人民网、新华网
等各大主流网站进行了转载。2011年10月
20日，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被利比亚执
政当局武装部队捕获，随后因枪伤过重身
亡。于是，从事中东地区工作近40年、曾
出使中东25年的时延春，再次为郭爱凤关
注。我们在随后的补充采访中，还原了时
延春当年与卡扎菲这个传奇人物交往的细
枝末节。这年11月25日，《大众日报》第
9版“周末人物”专栏几乎整版推出《还
原非常卡扎菲——— 时延春忆叙与卡扎菲的
交往》，刊发了采访时延春的现场照片，
链接了有关卡扎菲次子的最新消息，广为
读者关注。

立足齐鲁、面向全国、放眼全球，显
现《大众日报》的大报风范。随着“周末
人物”栏目影响力的不断扩大，我们这些
山东省外的作者加盟报道。开门办报，不
只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创新。走出去、
请进来，才能让新闻触角延伸更广更远，
才能打造更加宽阔的平台，拓展更大的发
展空间！

这些年来，尽管“周末人物”专栏也
在不断进行调整、创新，但整个专栏给人
总的印象是“高大上”——— 人物选题高品
位，编排大方、大气，内容上档次，新闻
性强，且挣脱了模式化或公式化的报道形
式，硬新闻得到软化，可读性强，版面灵
动而丰富多彩。许多热点人物的身影，在
这个版面可以找到更生动更细节的报道。
尽管所报道的多是文化名人或科技精英，
但报道上没有陷入炒名人的俗套，有别于
名人专访的歌功颂德，有别于单纯关注主
流价值观的浅层次宣传而忽视挖掘人物的
情感活动与有关细节描述，照顾到了读者
的阅读心理，有自己独到报道视角，让采
访对话的碰撞，贴近有关新闻话题，接近
了与受众的距离，让新闻报道不再成为
“易碎品”。感谢专栏在创新报道上做了
大量的努力，让稿件“特起来”、让版面
“活起来”、让整份报纸“亮起来”。从
中，可以感受到一个新闻团队对新闻理想
的坚守与对报道方式创新的孜孜以求。

时光荏苒，“周末人物”已葳蕤如
盖，我与之的情感亦历久弥深，过往的一
幕幕珍贵而难忘。“周末人物”栏目，不
只是《大众日报》的品牌、山东新闻人的
骄傲，也是中国新闻人的自豪。

喝彩，为《大众日报》“周末人物”
栏目！

(作者为《中华儿女》首席记者)

每周一次组织版面时，都要对大众周末版
报眉上的出版日期与期数进行更新，到今
天，大众周末1000期了，当我敲下“1000”
这个数字的时候，心里有一种庄严的感觉：
每周一期，除掉节假日等冲版，每年大概50
期左右，1000期，说明这个版面已走过20年
了。20年里，报纸多次改版，但这个版面的
主打栏目“周末人物”始终与读者相伴，并
两次获得中国新闻奖名专栏、两次获得中国
新闻奖优秀专栏称号，多次获得山东省新闻
奖名专栏称号。是目前党报中坚持比较长久
的人物栏目。

一个栏目何以能够坚守、坚持到现在，
我的思路闪回到20年前创办栏目之始，编辑
部曾给定下的“三高”编辑思想：“思想意
识高品位、选择稿件高标准、文字风格高个
性化”，编采要求有精品意识，稿件要求蕴
涵人文精神，还有坚持不懈、与时俱进的创
新发展姿态。孜孜矻矻20年，无论媒体市场
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个栏目不改初衷，迎接
读者的都是新鲜灿烂的面孔。

纪念，是为了更好地前行。今天，栏目的记
者，作者，读者，一起回顾，总结。以1000期为新
的起点，给一个栏目注入新的活力。

编者按

□ 本报记者 逄春阶

2012年3月的一天，编辑郭爱凤交给我一本
书——— 已故英国人埃蒙德·巴恪思所著的《太后
与我》。

作者本人是个男同性恋，或者说双性恋
者。这本书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作者与
慈禧太后的风流事儿；二是清末中国，主要是
北京地区的性文化史。郭爱凤的意思是，能不
能以这本目前比较热门的书为引子，以中国当
前最著名的社会学家李银河博士为中心，作一
个人物专访。

我的第一感觉是不好做。我当时的想法
是，仅仅以《太后与我》来让李银河说话没有
多大意义，因为这本书本身有点不清不楚，既
不是一本单纯的文学作品，又不能看作是史
书，本身存在争议和非议。再者说，如果要采
访李银河博士，不好绕过她最关心的问题和最
新的研究方向。我们知道，李银河近年来一直

在推动两件事，一是在中国内地卖淫合法化，
二是在中国内地同性恋婚姻的立法。第一个问
题当前看完全没有可能，也无必要探讨。第二
个问题，显然也不好大做文章。另外，李银河
最新的一篇论文是关于母子性爱的，似乎也不
能纳入我们采访的内容。

当我把这些顾虑告诉郭爱凤和中心主任
后，二位的一致意见是，你先把书看完，看能
不能找到合适的提问角度。

我用了大约两周的时间看完了《太后与
我》。之所以这么费时，一是我有细读文本的
习惯，一边看一边做笔记，想从字里行间找出
可以探讨的话题。二是这本书的翻译用的半文
半白的五四白话，看起来有点吃力。

看完书后，我与郭爱凤编辑和主任开了一
个小会。大家的共识和我此前的顾虑基本一
致。我们决定，要不就放弃吧。但郭爱凤最后

说，可以尝试以李银河的研究工作本身为突破
口和侧重点，探讨一下同性恋亚文化研究在当
代中国的现状和困境等问题。

在几乎就要放弃的情况下，我重新审视李
银河身上的新闻点。

《太后与我》可以作为一块内容。李银河
本身的研究可以作为重点，但问什么样的话题
却是一个难度颇高的挑战性工作。卖淫合法化，
以及母子性爱话题，也就不问了。但同性恋婚姻
立法问题，却可以从侧面探讨一下。同性恋亚文
化研究，作为非主流的社会学研究，完全可以敞
开讨论。社会上的同性恋歧视问题，也可以探讨。
另外，我得知，李银河刚从英国参加完一个LGBT
的研讨会回来，肯定有心得体会，这可以作为一
个采访内容，而且是最新的。

与此同时，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和王小波
作品迷，我很清楚地记得，2012年4月11日是王小

波先生去世15周年。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话
题，而李银河正是王小波的遗孀。关于王小波及
其作品，完全可以构成李银河专访的一个内容。
于是，关于李银河专访的三大话题就此形成。

思路一旦确定，我仅用半天的时间就做出
了一个2000多字的专访提纲。由于当时李银河
正忙于王小波15周年祭的活动安排，不接受任
何媒体面访，我们的采访是通过电话的形式完
成的，用了长达近一个小时。李银河博士非常
健谈，平易近人，所有的话题她都一一作答。
我飞快地记录下她所说内容的要点，然后整理
成篇:《李银河：歧视同性恋是观念错误》

专访发表后，引起不小轰动，各大媒体和
网站纷纷转载，是我目前为止所有的新闻作品
中转载率最高的一篇文章，百度搜索多达数百
条。可以说，这个人物专访是较为成功，也是
颇具社会影响力的。

从敏感人物身上寻找可行性话题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众媒体各显神
通，作为中国新闻名专栏“周末人物”，岂能
失去这个机会？但怎么才能做出特色呢？

有个人物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他就是寿光县
原县委书记王伯祥，农村改革的标志性人物，可
把旧故事再抖搂一遍，读者大概没兴趣。能不能
找个人跟他对话，对出火花来？我们想到了另一
个人、大众日报的许学芳老师，一个搞了一辈子
农业报道、始终关注农村变化的资深记者，他多
次采访过王伯祥。记者和主任、郭爱凤编辑一起
商量，觉得可行，于是马上行动。

接近年尾，一场大雪覆盖潍北平原。他们
俩走在街上，一位习惯戴顶鸭舌帽，另一位习
惯穿夹克衫，在年轻人眼中，有点“土”。

这“土”是本色，是姿态，是一代人热血
拼搏最好的印记。在潍坊市的一家宾馆里，两
位老者拉开记忆的大幕。

他们都是农民的儿子。这两个人碰在一
起，最爱谈的，就是农民话题。

“1991年，我来采访，他们说起寿北开发
的事，我很感动。”许学芳清楚记得，这个叫
王伯祥的县委书记，为寿北盐碱地开发“压
阵”，自己在工地窝棚里住了43天，和民工一
个锅里摸勺子。

王伯祥说出大实话：“那个时候，咱也不
懂什么经济学。咱就一个想法，就是怎样让全
县100万人尽快富起来，多挣钱。”“我不管什
么关系的人，我不管你对我孬好，你懂市场经

济，我就用你。共产党人不能搞特殊化！”王
伯祥说。许学芳的情绪也调动起来：“你不搞
特殊，你威信就高，老百姓就听你的！”

从促膝而谈，到探着身子，击节而叹。两
位用方言交谈的场面，像一场高水准的嘉宾访
谈，甚至让人联想到“高山流水遇知音”的画
面，峨峨泰山，洋洋江河，如在眼前，直谈得
空气都热气腾腾。

同事逄春阶给两位老人端茶倒水，有时
“添油加醋”，现场调动情绪。对一些方言我
感到费解，幸有潍坊记者站记者宋学宝“翻
译”，庞大的信息量和气场席卷着我们。

无拘无束的访谈进行了整整两天。第三天
回程，一大早，许学芳领着我们几个到小胡同

里吃热气腾腾的“和乐”，配着肉火烧，有种
丰盛暖胃的满足。赶到潍坊火车站时，厚厚的
大雪覆盖着马路，汽车爬不了坡，我们各自拖
着行李下车步行，说说笑笑进了站。

经历了这一次采访，如果谁要说这两位老
先生“土”，我会对他摆摆手——— 许学芳是著
名网友，出没于各大论坛，他看过的外国电影
可以拉一条很长的单子，身上有种资深纯正的
文艺范儿。而王伯祥老书记，他成了新时期县
委书记的榜样，后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作了事
迹报告，他人在潍坊，不光考虑着身边事、眼
前事，他还看到西方福利国家的分配制度有隐
忧，他还惦记着下一个三十年，我们的国家食
品要安全，环境要绿色……

去“麻风村”采访曾昭安是在2013年的炎
夏。这次采访源于一句看似玩笑的话，“敢不
敢去麻风村采访？谁谁谁都没敢去呢！”对于
我这个有些男孩子气又极好面子喜欢逞能的人
来说，这简直就是最有效的激将法。于是，我
不顾内心深处隐隐的担忧，假装轻松地一口应
了下来，“有什么不敢的？！”

当汽车绕来绕去，晃了3个多小时，终于抵
达位于微山县两城镇薄西村火山下曾昭安居住
的微山县皮肤病防治站宿舍时，我惊呆了。很
难想象，曾昭安就是在这样一个小孤堡里守了

28年，缺水、少电，下大雨时连吃的都没有，
每天还要给麻风病患者检查、治疗，他是怎么
熬过来的呢？我渴望走进他的内心。

我跟他聊天，听他讲自己如何在风华正茂
的青年时代走进这个偏僻的小山村，如何在传
染高发期忙碌工作，如何为那些被家人远离的
患者养老送终，又是如何与妻子共度艰难同守
清贫。

讲述过程中，曾昭安哈哈哈哈的大笑声不
断“插播”，我刚为那些听上去很是艰难的往
事有些心酸，又被他的笑声给拽了回来。我知

道，他的乐观是藏在自己骨子里的，他愿意或
者说习惯了把他的乐观分享给他身边的妻子、
患者、邻居。这也是妻子虽然嘴上会抱怨生活
多苦，未来多没着落，但是依旧愿意与他相守
在这里的原因。

午饭后，我跟随曾昭安徒步走到山后更为
偏僻的“麻风村”，见到了正在刮土豆皮的两
位麻风病人。两位老人看上去安然慈祥，只是
生活环境更为恶劣，几十年的老房子，墙缝裂
得太大，只能塞报纸堵上。几十年的孤独生
活，让他们性格内向，渴望交流。他们感谢曾

昭安的照顾，感谢国家的政策让他们每个月都
能拿到补贴，可以吃上饱饭，却又感慨钱有些
少，不够用。生活不如意的他们，说起即将离
开这里，去一个新地方休养生活，满心欢喜。

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我想他们或许应该
已经离开了那个荒凉的大院子，在温暖舒适的
新房子里享受晚年生活。而曾昭安呢？一直守
在农村、县城连房子都没有的他，回去后住在
哪里？他会习惯新生活吗？

或许，我应该再回去看看。

2013年7月的最后一周，我与博山宣传部有
关同志行程1600余公里，从焦裕禄的老家博山
区北崮山村出发，辗转至他曾经工作过的中原
大地。

刚接到选题时，我头皮发麻，感觉“焦裕禄”
遥不可及。幼时仅知“焦裕禄”与“兰考”有关；上
大学时，火车在半夜经停兰考站，那时会迷迷糊
糊想到“焦裕禄”好像在这当过县委书记。直到重
走焦裕禄的人生路，随着一个个现场的还原，“焦
裕禄”在我脑海里逐渐“活”了。

通过采访，我厘清了他前半生的轨迹，他

是如此光明磊落，对党和人民保持着忠诚。原
来，他的精神品质不是到兰考后才有的，而是
一如既往、不断强化的。正如在洛阳采访时，
当地一位同志总结的，“山东是根，河南是躯
干，兰考是繁茂的枝叶”。

在采访中，很多采访对象已在耄耋之年，
但谈起“焦科长”“焦主任”“焦书记”时，
复述着他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仍潸然泪下。

我逐渐感觉，其实焦裕禄从未离开。对焦
裕禄的事迹了解越多，对当下的思考也越深。
身为县委书记的焦裕禄，走村串户，访贫问

苦，靠的是一辆破旧的脚踏自行车，吃住在农
户家中，用牛草作被褥，不怕脏和累，连老百
姓送的一块西瓜都不肯吃。很难想象，现在有
的干部出门警车开道，天天讲待遇、讲排场，
心中是否有党；很难想象，有的官员，人浮于
事，互相推诿，心中是否有民；很难想象，有
的领导为了所谓“政绩”，弄虚作假，民怨沸
腾，心中是否有责；很难想象，有的干部心存
侥幸，以权谋私，心中是否有戒。

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焦裕禄
的人生很短，只有42年，但顺着他的人生痕迹

一路走来，我与同行的同志被深深震撼，这源
于他的爱民、亲民实践，更出自他“心中装着
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他
对党和人民的信念铮铮作响，他的精神是永不
过期的“钙片”，吃了不会得“软骨病”。

这次采访历程，对新时期入党的我来说，
是一次精神上的“洗礼”。十分巧合的是，当
我们再次回到焦裕禄幼时玩耍的那眼“阚家
泉”边，竟水旺外溢，涓涓成溪。自那时起，
“焦裕禄”在我心底成为一面如清泉般明澈的
镜子，常照常新。

老记者让王伯祥敞开心扉
□ 本报记者 卞文超

采访“麻风村”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永不过期的“钙片”
□ 本报记者 卢昱

结缘15年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 余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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